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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想卖房

子，不能让孩子治

好了没地方住。”

本报记者 詹丽华 文/摄

莫 东 林 家 的

3 间店面，是

连在一起的。

连续加了两天班，嘉兴南

湖区大桥镇的莫东林（化名）

看起来有点累，直到说起儿

子，说起关于“放弃治疗”的指

控。“自己的孩子能不宝贝

吗？刚出生时，我头上有两个

旋，他也有两个，我耳朵上有

个聪明洞，他也有，我不知道

有多高兴。”

这个孩子在人世间匆匆

走了一遭，从出生到离开不过

10 个月，倒有 7 个月辗转在

医院和家之间，却在离世后引

发了一起民事官司。

3 月 25 日下午，原告北

京水滴互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水滴筹”）起诉莫东林

未将通过“水滴筹”筹得的约

15.3万元款项用于儿子的治

疗，也未积极寻求治疗，要求

其退还款项，并支付利息。

钱江晚报记者第一时间

联系到当事人双方，复盘此

事。

有房有车还有店面，为何要筹款
儿子病重，父亲水滴筹上筹到15万，儿子没救回来，还被举报善款拿来还债

钱报记者调查嘉兴这出尴尬的公益反转事件，父亲已被水滴筹告上法庭，要求其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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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善款用到哪去了
2017 年 11 月中旬，才出生两个多月的儿子突然便血，莫

东林和妻子许丹（化名）带孩子到嘉兴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孩

子血小板只有6（正常值是100~300）。

一家人连夜赶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挂急诊，最

终确诊孩子得了一种极少见的免疫缺陷综合征，就此开始治

疗。2018 年 4 月中旬，孩子病情突然恶化住进 ICU。莫东林

随即在水滴筹上发起公益筹款，3 天时间，6086 人次参与，共

筹得153136元。

但这笔钱最终没能挽救这个幼小的生命，2018年7月23

日孩子去世，不足周岁。

这场爱心接力事件却在临近结束时出现了让人尴尬的反

转：水滴筹方面陆续接到多次举报，称莫东林名下有三间店面

房、多处房产，家里还是拆迁户，筹得善款并未用于治疗而是

拿去还债。

水滴筹方面在给钱江晚报记者的回复中表示，2018 年 7

月27日，经举报发现莫东林在该平台筹得的款项并未全部用

于患儿治疗，进而联系了所有的举报人，对举报内容进行了核

实。“本着对赠与人有所交代的态度，经调查莫某确实有款项

挪用（甚至没有将所筹款项用于治疗）；同时从医院调查显示

莫某存在消极治疗的情形。”

2018 年 9 月，律师介入调查，莫东林因家庭纠纷不配合

平台退还款项给赠与人，所以才发出律师函催款，最终提起诉

讼。

水滴筹的诉讼理由很明确：一是筹款未全部用于患儿治

疗；二是认为被告方消极治疗。

那么15万善款用到哪去了？

莫东林承认，筹得的153136元提现后，有10万元转给了

姑父，另有部分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尚有结余。“这 10 万元是

孩子做骨髓移植前就向姑父借来给孩子看病的，能算挪用

吗？”他给记者看了两次转账的信息，借款转入是 2017 年 12

月中旬，还款是2018年4月中旬。然而两次资金往来都是私

人账户，莫东林也知道他缺乏足够证据证明这笔钱用于治疗。

至于消极治疗，莫东林矢口否认。“骨髓移植这么大的难

关都闯过来了，谁会放弃！”他说，无论法庭怎么判他都能接

受，除了质疑他消极治疗，“说我主动放弃孩子治疗我绝不接

受，如果是这个理由，我一定要上诉。”

有房有车还有店面，为何还要筹款
大桥镇并不大，周边人多少知道莫东林的儿子得了难治

的病，没有救回来。让他们疑惑的是莫东林怎么会成被告？

“他们家经济条件应该挺不错的，怎么会（筹款）呢？”黄先

生家的门面房距离莫东林家的三间门面房不远，在他看来，同

村人里，莫家的经济条件算中等偏上。

名下有三间店面房，多处房产，还是拆迁户，举报人质疑

莫东林筹款动机不纯。

钱江晚报记者也找到了被举报的三间店面房，就在嘉兴

大桥镇一处商业街上，如今都在出租。

“这 3 间门面房水滴筹是知道的。”莫东林说因为他是第

一次筹款，不熟悉流程，当时水滴筹的工作人员还曾到医院帮

忙操作，“他们需要哪些材料我都按要求提交了。”其中也包括

加盖村委会公章的这3间门面房的租金证明。莫东林认为自

己并不存在故意欺瞒。

关于这 3 间门面房的租金，有三种不同说法。莫东林在

筹款项目信息统计表中的表述是“一年租金 6.5 万元”。在同

一条街上也有门面房的黄先生告诉记者，这 3 间门面房如果

按目前市价出租一般年租金在8万元左右，“但如果他们租的

比较早，可能会低一些”。而在举报人口中，这 3 间门面房的

租金“毛估估10万一年”。

除此之外，莫东林家被曝出是拆迁户，几乎与“暴发户”划

上等号。但他表示，虽然确实被纳入拆迁范围，但至今也未谈

妥，房子没拆，也没拿到拆迁补偿。

“担心后期治疗费用跟不上，孩子需要长期在上海治疗，

为了照顾孩子，我停薪留职，妻子辞职，我母亲没有工作，家庭

收入来源就靠我父亲三四千的月工资和门面房租金。”莫东林

说，当时他被 ICU 的费用吓住了，“每天三四千、五六千地出

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按他的说法，当时为了给孩子

治病已欠下20多万元外债，而医生预估后续治疗费用可能要

40万元左右。

孩子住进 ICU 的当天，莫东林发起筹款，第三天孩子从

ICU 移回普通病房。“我就立刻停止了筹款，因为费用降下来

了。”他试图以此表明，自己并没有主观故意骗筹的想法。原

本，他筹款目标是40万元，实际筹款153136元后停止。“当时

的想法是如果后期治疗有需要，可以再筹。”

自费不到15万元是否真拿不出来
那么孩子治疗到底花了多少钱？

水滴筹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出具的证据显示，患儿住院期

间花费共计 35 万多元，其中纳入医疗报销 15.8 万余元，另外

还获得爱佑资助基金、上海市罕见病基金、浙江省嘉兴市南湖

区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共计8.8万余元。

经钱江晚报记者查证，“嘉兴市南湖区困难群众医疗救助”

应为“儿童两类特殊疾病救助”，主要针对嘉兴市本级14周岁

以下儿童，申请条件中并无家庭经济条件限制。根据救助标

准，莫东林申请到约2.8万多元。差不多在2018年8月到账。

而记者获得的一份慈善帮困基金退款单显示，因为“异地

医保报销后，基金资助部分超过自费部分”，因此 4 万元爱佑

资助基金中有一部分在患儿出院时被退还。申请日期显示是

2018年6月。

大致估算下来，最终住院期间莫东林家庭需要负担的医

疗费用不足15万元。

尽管莫东林解释说，还有很多自费支出需要负担，比如孩

子在上海治疗期间，几个月里陪护家长的吃住行，都是不小的

开支。

然而以他家的经济条件，负担这些开支是不是已经需要

动用社会资源发起公益筹款才能解决了呢？

家人坦言刚开始没考虑卖房
“我们也不是想要‘洗白’，就想有个说话的机会，（筹钱）

不给孩子看病不可能的。”莫东林的父亲也承认，“如果不是这

场病，我们家的日子是还好过的。”

事实上，莫东林目前住的房子，是父亲早年买入，现今二

手房价格约百万元，名下还有一辆现代轿车。

在孩子治疗期间，考虑后期费用，是否也考虑过卖房、卖

车呢？

“当时不想卖，不能让孩子治好了没地方住。”莫东林的父

亲坦言，“但是真到万不得已，该卖房也得卖。”

在他看来，卖房卖车是退无可退的最后选择。

儿科医院血液/肿瘤科的护士，对孩子仍有印象，听说这

事忍不住露出惊讶的表情，“怎么会呢？”水滴筹并不是与医院

有合作的慈善基金平台，但确实有不少经济困难的患儿家庭

会通过这个途径筹措治疗费用。“说实话，我们只知道患儿的

治疗情况，也不会刻意去打听经济条件。”她看了一眼住院区

走廊上正在休息的孩子和家长，转头说，“住进这里的孩子，哪

一个没有故事呢？”

这场爱心接力事件让人尴尬的反转，到底会有怎样的收尾？

莫东林说，已经接到通知，4月25日，会有结果。他说，无

论输赢，该退的钱他会退，但该给他的说法，也要给。

莫东林家的一处房产。


